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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你是来写诗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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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你是来写诗的吗？
我站在春日的古黄河边，沐浴

着春风花香，静听着春水流淌，遥
望着龙凤双塔矗立在河湾，一对白
鹭在蔚蓝的天空下自由地绕塔飞
翔，多么生机盎然，多么静好吉
祥。谁能想到，昔日黄河“暴怒”，
夺泗入淮后，给宿迁留下了如今恬
静的诗篇。

“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古老
的《尚书·禹贡》以寥寥数语，为你
拉开壮丽诗篇的序幕。你诞生在
青藏高原约古宗列盆地，那里是世
间最纯净的源头。雪山融水汇聚
成涓涓细流，似是你灵动的笔触，
在广袤的大地上轻轻勾勒。你从
这片圣洁之地出发，带着高原的
纯净与神秘，带着对未知世界的
憧 憬 ，开 始 了 漫 长 而 伟 大 的 旅
程。这最初的涓涓细流，宛如一
首清新的小诗，虽无磅礴之势，却
蕴含着无尽的生机与希望，孕育
着华夏文明的萌芽。正如“谪仙
人”李白所云的“黄河如丝天际
来”，那从天而降的灵韵，带着天地
初开时的澄澈，为你的诗篇添上第
一抹纯净的色彩。

你一路向东，奔腾不息，雄浑
磅礴。“诗仙”李白的“黄河西来决
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恰如其分
地描绘出了你磅礴的气势；“诗佛”
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则以奇特寥廓的景观展现出你雄
浑的壮丽；“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
孤城万仞山”，在王之涣笔下，你好

似一条金色的巨龙，从白云间奔腾
而来，与万仞高山相互映衬，构成
了一幅气势恢宏的画卷。“黄河万
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奔
流聒地响，平野到天荒。”你以摧枯
拉朽之力，劈开重重山峦，那汹涌
的波涛，似是你激昂的呐喊，诉说
着百折不挠的坚持。两岸悬崖峭
壁，在你的冲刷下显得愈发雄伟壮
观，它们见证了你一路走来的艰辛
与豪迈。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
自天涯。”在刘禹锡笔下，你一路风
尘仆仆，来到粗犷悲壮的中游，带
着黄土高原的厚重与沧桑，继续书
写着传奇。在这里，你不再是奔腾
的“猛兽”，而变身为一位技艺精湛
的“画师”。你以包容万象的姿态，
与这片土地深深交融。你的滋润，
让贫瘠的黄土地焕发出勃勃生机，
孕育出灿烂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
等，见证了华夏民族从蒙昧走向文
明的伟大历程。你时而舒缓、时而
湍急，在沟壑纵横的高原上蜿蜒前
行，塑造出独特的黄土高原、壶口
瀑布、天险潼关、晋陕峡谷、乾坤
湾、三门峡……“黄河九天上，人鬼
瞰重关。长风怒卷高浪，飞洒日光
寒。”诗人元好问生动描绘了你排
山倒海的气势，世间的一切艰难险
阻在你的面前都显得那么渺小不
堪。元代诗人张养浩写道：“峰峦
如聚，波涛如怒……”那“如聚”的
峰峦似你征程中的重重关卡，那

“如怒”的波涛是你勇往直前的不

竭动力。
你，继续前行。王之涣登上鹳

雀楼，发出慨叹：“白日依山尽，黄
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
楼。”他目送着你向前奔腾，最终汇
入大海。你带着华夏大地的记忆
与梦想，投入海的怀抱，完成了自
己漫长而伟大的征程。于是乎，李
白说：“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
胸怀间。”又说：“君不见，黄河之水
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在这
里，你仿佛完成了一首史诗的终
章，却又为新的开始埋下伏笔。你
的入海，不仅是水的汇聚，更是文
明的交融与传承，是华夏民族与世
界对话的起点。

你，也并非总是汹涌澎湃，也
有岁月的宁静与低吟。“泛舟大河
里，积水穷天涯。天波忽开拆，郡
邑千万家。行复见城市，宛然有桑
麻。回瞻旧乡国，淼漫连云霞。”在
王维的笔下，你尽显沿岸城邑繁
华、桑麻繁盛之风貌。宋代寇准
的《书河上亭壁》：“岸阔樯稀波渺
茫，独凭危槛思何长。萧萧远树
疏林外，一半秋山带夕阳。”此时
的你，则褪去了往日的喧嚣，如同
一位温婉的女子，静静地守护着这
片土地。

你，也并非十全十美，也有被
迫的转场。远古时期，你遵循着自
然的法则，在广袤的大地上自由流
淌。随着文明的兴起、自然的变迁
和人类活动的影响，你也曾多次改
道，给人们带来苦难，但这何尝不

是又一种题材、又一种写法？北宋
王安石的《黄河》写出了你决堤后
肆虐黎民百姓、水患无穷的“坏
样”：“派出昆仑五色流，一支黄浊
贯中州。吹沙走浪几千里，转侧屋
闾无处求。”尤其是1194年至1855
年，你数次夺淮入海，洪水经常泛
滥。遥想当年，这里也曾是鱼米之
乡、一片繁华。这段悲伤的记忆，
见证了你的沧桑巨变，也见证了人
类与自然关系的兴衰变化，提醒我
们要尊重自然、敬畏自然，与自然
和谐共生。

“万山不隔中秋月，千年复见
黄河清。”如今，左宗棠的梦想已在
中华大地悄然实现。新的时代，不
管是你，还是你的故道，沿岸众多
城市都因你而兴、因你而荣。“黄
河 极 目 浪 无 痕 ，又 见 朝 霞 裂 海
云。万类初苏天地阔，元机浩荡
势中存。”我不禁也咏叹了一首《观
河咏怀》。

黄河啊！你分明是天地间一
位多才多艺的诗人，以巴颜喀拉山
脉的雪水为墨，以华夏大地为卷，
在千万年的时光里，孜孜不倦地书
写着悠悠岁月的华章。你的诗，写
在雄浑的山川间，写在宁静的田园
里，写在历史的沧桑中，写在人民
的悲欢里。你是华夏文明的摇篮，
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无论岁
月如何流转，你的诗篇将永远在华
夏大地上传颂，激励着我们不断前
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黄河，你来写诗吧……

□ 马焕展

小满未满，麦穗低垂。记忆
里，母亲总在这个时节念叨着农
谚，像是在和土地、庄稼对话，又
像是在诉说着岁月的秘密。那些
从她口中流淌出的古老谚语，带
着泥土的芬芳，也带着母爱的温
度，深深烙印在我的生命里。

“小满不满，芒种不管。”每年
小满前后，母亲总要站在田埂上，
望着随风起伏的麦田，喃喃自
语。那时的我，蹲在田边，看着嫩
绿的麦穗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总
不明白母亲话语里的担忧。后来
才知道，这句农谚说的是小满时
节，如果雨水不足，麦穗灌浆不饱
满，到了芒种，收成便要大打折
扣。母亲的目光里，满是对丰收
的期盼。

“小满动三车，忙得不知他。”
所谓的“三车”，指的是水车、油车
和丝车。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每
到小满，村里便热闹起来。男人
们忙着检修水车，准备灌溉农田；
女人们则围在油车、丝车旁，制作
生活所需的物品。母亲是村里纺
丝的能手，她坐在丝车前，双手灵
巧地摆弄着丝线，嘴里哼着古老
的歌谣。

“小满蚕不眠，桑叶正肥鲜。”
她一边纺丝，一边念叨着这句农
谚。我蹲在她脚边，看着洁白的
丝线从蚕茧中缓缓抽出，像母亲
的爱，绵长而细腻。那些丝线，经
过母亲的手，变成了家里的衣物，
也变成了我书包上漂亮的流苏。

母亲用勤劳的双手，编织着生活
的希望，也编织着我的童年。

“小满麦渐黄，夏至稻花香。”
随着小满到来，麦田的颜色逐渐
由嫩绿变成金黄。母亲每天都要
去田里查看麦子的成熟情况，她
的脚步轻快而坚定。收割的日子
临近，母亲和父亲开始准备农具，
磨镰刀、编箩筐，一切都有条不紊
地进行着。收割麦子时，母亲总
是冲在最前面，她的身影在金色
的麦浪中穿梭，汗水湿透了衣衫，
却依旧干劲十足。她一边割着麦
子，一边给我讲述着关于丰收的
故事。那些故事里，有她对土地
的热爱，对生活的执着。

“小满吃苦，胜似进补。”母亲
总爱这么说，灶台上升起袅袅炊
烟，一盘凉拌苦菜和一碗麦仁粥，
便是全家人消暑的美味。邻里间
也互相分享收成，母亲会把新磨
的麦面分出半袋，换来隔壁婶子
腌的咸鸭蛋。爽朗的笑声在小院
里回荡，为小满的忙碌增添了几
分温情。

尽管离开家乡多年，但每当
小满时节，我的耳畔总会响起母
亲的农谚。那些农谚，不仅仅是
关于节气、农事的经验总结，更
是母亲对生活的感悟，对子女的
教诲。它们像一盏盏明灯，照亮
我前行的道路，让我在纷繁复杂
的世界里，始终记得自己的根在
哪里，记得母亲教会我勤劳、坚
韧和热爱。

□ 王婉若

母亲的小满农谚

五月初，外甥邀请我去他家住
几日，看看洪泽湖边那一望无际的

“麦海”。
汽车在省道上疾驰，片片麦田映

入眼帘。这里，黑油油的土地最适
合小麦的生长，我们的祖祖辈辈生
活在这里，小麦是我们赖以生存的
农作物。

路边，麦子变得整齐起来，微风
下，像无数苗条的淑女在跳舞。笔直
的麦秆，头顶着麦穗，在风中摇曳，饱
满而灵动。

一望无际的麦田，绿色搭配着金
色，是大地最绚烂的调色盘，空气中
弥漫着麦子的清香。丰收在望，收获

的喜悦，令人沉醉。
一阵暖风起，麦浪翻滚，仿佛在

诉说着成长与希望的故事。麦穗在
风中摇曳生姿，每一粒饱满都是时光
的馈赠。

五月的风拂过麦田，带来的是丰
收的喜悦和劳动的赞歌。麦浪随风
起伏，如同黄绿色的海洋在大地上荡
漾开来。此时，我仿佛听到了大地的
欢笑和希望的呢喃。

麦浪翻滚，麦穗锋芒毕露，粒粒
饱满诱人，摇曳着生命的韵律。这片
广袤的麦田，是辛勤耕耘者的骄傲，
也是大自然的杰作。

我站在麦田边，感受着风的轻

抚，听着麦穗的低语，心中充满了宁
静与满足。再过几天，麦子会变得金
黄，大地将变成丰收的景象。

麦田边长满青草，血红色的野草
莓艳丽夺目，不少鸟儿争相夺食。我
们熟悉的“萋萋菜”正在怒放，我喜欢
根据这花的特性把它叫作“变色草”，
早晨太阳没升起的时候放着幽光，泛
着蓝色的光，娇嫩欲滴；太阳刚升起
的时候是粉色的，美丽动人；再等一
会儿，艳阳高照之后，又成了白色，像
极了蒲公英，每个枝头顶着一朵花，
在风儿的吹拂下飞向远方，完成一生
的使命。

树林中的喜鹊也来凑热闹，专挑

饱满的麦穗，从根部向上用嘴一捋，
麦穗就吃到嘴中。吃饱喝足后，那喜
鹊站在枝头嘎嘎乱叫，像个穿着晚礼
服的大将军。

记得小时候，每当麦穗饱满时，
我们就会摘一穗放在手心搓揉，随后
吹去颖壳，将筋道的麦粒放在口中咀
嚼，那股清香沁人肺腑。也会与几个
同龄的小伙伴在地头找一些没有完
全熟透的青麦穗，找来一把干草烤麦
子吃。

感谢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让这个
世界变得丰富多彩。我忍不住俯身
亲吻这人类赖以生存的植物，久久不
愿离开。

□ 张方修

我闻到了麦香

清晨的露珠还悬在麦芒上，
父亲蹲在田埂边，指尖掐开一粒
青色的麦仁。乳白的浆汁顺着掌
纹蜿蜒，他眼角的褶皱忽然舒展：

“浆灌到八分满，正是割青穗做麦
蚕的好时候。”

村口的麦田像是打翻了调色
盘。早熟的穗子泛出薄金，晚熟
一些的还裹着翡翠色，青黄参差
的麦芒在晨风里交头接耳。我
总觉得这景象像邻家阿婆织的
土布，经纬交错间自有分寸，再
早半月嫌生涩，再晚十日又怕浆
老。天地万物都守着某种秘而
不宣的刻度，麦穗懂得在将满未
满时停止，把最后的甜润留给镰
刀与石磨。

老屋天井里的陶瓮又搬出来
了。奶奶把新收的蚕豆铺在竹匾
上，豆荚裂开的脆响此起彼伏，如
同暮春的雨点敲打瓦檐。她总说

“晒酱不能贪满”，瓮口要留三指
宽的空隙，好让日头与夜露轮流
来酝酿。那些深褐色的陶器立在
墙根下，像一群虔诚的僧人，日日
守着光阴的微妙变化。

后山的青梅开始转黄，早摘
则酸涩，过熟又易腐。母亲挎着
竹篮穿梭林间，专挑向阳枝头那
些半青半黄的果子。洗净的青梅

码在青花瓷坛里，撒粗盐时总要
念叨：“盐水要七分满，留些余地
给梅子翻身。”我总看见那些果子
在盐水里浮沉，如同婴儿蜷缩在
羊水中，等待时光赋予它们新的
形态。

巷口的油纸伞铺子飘来桐油
香。老师傅用竹尺丈量伞骨，新
糊的伞面总要留一线空隙。“绷太
紧的伞面经不住风雨。”他说这话
时，老花镜滑到鼻尖，手中的伞柄
正在安着铜箍。那些收拢的油纸
伞倒悬在梁下，像含苞的玉兰，收
与放都彰显着匠人的智慧。

暮色初临，河水漫过石阶第
三级。浣衣的妇人收起木槌，挎
着竹篮拾级而上。对岸的芦苇荡
里，野鸭惊起，留下一圈圈荡开的
涟漪。波纹触到系在柳根的小船
便悄然收束，那船从不拴死，总留
半尺绳长，好让潮水推着它轻轻
摇晃，像月光里的摇篮。

前日整理旧书，翻出中学时
泛黄的笔记簿。稚气的字迹写着

“小满者，物致于此小得盈满”，还
画着歪扭的麦穗。忽然懂得二十
四节气里藏着东方人特有的留
白：不求全，不取尽，如同水墨画
中的飞白，瓷器开片里的冰纹，在
将满未满处见得天地心。

□ 彭晃

人生最好是小满

古黄河畔，英雄归来。
宿迁英雄园，如同镶嵌在古黄河

畔的一颗璀璨明珠。
走进园内，在树林、绿地、鲜花、

雕塑的相互辉映下，人们更想探究属
于宿迁的英雄史诗。

有人说，南北交融的特殊地理位
置，让宿迁人兼具南方人的细腻和
北方人的豪情，见惯了历史的兴衰、
人事的分离，一股英雄主义在宿迁
人的血液里绵延。其实在距今 2000

多年前的《史记》中，司马迁落笔写
下“项籍者，下相人也，字羽”之时，
项羽的英雄之气，便濡染了宿迁的
气质。

在园内指示牌的指引下，我见到
了一个又一个传奇英雄人物，孙明
芝、吴苓生、苏同仁……他们姿态或
许各有不同，但望向前方的双眼，同
样坚定而有力。

尽管园内寂静一片，但看着人物
简介，耳边似乎响起枪炮的轰鸣、

冲 锋 的 号 角 。 伴 随 着 飞 翔 的 思
绪，似乎穿越了时空隧道，回到那
个战争年代。那不仅是一段又一
段可歌可泣、英勇悲壮的故事，更
是英雄们的一生啊！好在，他们
的鲜活青春被时光定格，在历史
的长河里留下一道道绚丽而又耀
眼的光环。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英雄的故
事一直在宿迁这座城市不断上演。

“找党老人”张道干、舍己救人的烈士

张森、“最美奶奶”徐桂荣……他们是
新时代的英雄，在他们身上闪耀着英
雄的光辉，彰显着宿迁“英雄故里”的
鲜明特质。

□ 朱婉菁

青梅煮酒 且论英雄

立夏过后，小满翩翩而至。北京时间5月21日2时55分将迎来小
满节气，意味着炎热开始登场。 新华社 发


